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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插画 胡文光

微小说

想写一篇有关凌源皮影的文
章已久。

记事时起，家门口石头剧台
上就搭影台唱影，一连唱上三五
天、十余天。那是 20 世纪 70 年
代，人们看唱影的场面是热闹非
凡的，特别是童稚的我围绕着后
台，专注地盯着影匠们奇妙的双
手演绎，看得眼花缭乱，那情景深
深地烙印在童年记忆里。后因到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工
作，与皮影戏续了缘。虽说如今
皮影戏不像过去那样频繁地演出
了，但延续 300 多年的凌源皮影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却从
没有停止，影匠们依然演绎着春
秋风云。从 2006 年凌源皮影戏
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以来，凌源皮影
多次在国内外展演，受到越来越
广地域的人们的喜爱，它似大凌
河源头一朵光彩夺目的奇葩，正
吸引着世界的目光。

五尺白窗舞人生，锣鼓丝弦
伴光影。一口叙说千古事，双手
操纵百万兵。20 世纪七八十年
代前，农村春天挂锄以后，到秋收
前，农活相对较少，正是唱影时
节。户户吃完晚饭后，男女老幼
汇聚到剧台前，小孩子抢占台前
好位置，大人们三五成群地谈论
着影剧发展情景。天欲黑时，影

台传出一阵阵急急促促的锣鼓
声，这叫“打通”，通发四声，意思
是过会儿，影开始唱了，提醒人们
做好准备观看。一般十分钟左右
三遍“打通”后，唱影开始。看影
的不仅有本村观众，还有十里八
村的观众，好客的村民提前将远
道的亲戚接来住些日子看影。早
些年间，影台使用的灯具为麻油
灯、煤油灯等，后来农村通电，唱
影改用白炽电灯泡，近年来，影幕
上出现了字幕，让观众更能了解
剧情。

影的人物分为“生”“旦”“髯”
“大”“丑”等角色，表演分工明
确。生，都是英俊潇洒、风华正茂
的男性形象，其又分为文生和武
生。我最愿意看的是武生戏，如

《五峰会》等，正面人物形象鲜明，
故事情节动人，表现爱国主义精
神和民族气节。影人刚劲挺拔，
唱影的开口便是“拳打南山猛虎，
脚踢北海蛟龙”，多具豪情万丈之
势，无论是绿林好汉，还是将帅豪
杰，路见不平一声吼，拔刀抡锤的
画面印象极深。

最爱挤在后台观看影匠操纵
影人的表演架势，师傅们将影人
摆弄得出神入化。影匠靠三根操
纵杆——一根脖条和两根手条操
纵，脖条是安装在脖子部位的操
纵杆，是影人的主操纵杆，用来舞

动影人全身，如前进、后退、转身、
弯腰、卧倒、下跪、翻身、跳、颤、爬
等。两根手条是安装在影人双手
上的操纵杆，用来操纵影人的两
只手臂。影匠用另一只手的拇指
和食指夹住一根手条，中指、无名
指、小指夹住另一根手条，俗称小
把线。也有的把两根手条全部拢
在手内，用大拇指和食指各绊住
一根来回摆动，俗称大把抓。操
纵时，有的两种手法交替使用。
老百姓常说，纵杆一舞三军动，金
戈铁马抖威风。英男武女齐出
战，忠奸正反辨得清。

皮影戏始于春秋，兴于汉，盛
于宋，元时传至西亚、欧洲。据
考，中国皮影已有 2400 余年历
史。春秋时期，孔子的得意门生
子夏到魏国西河讲学，为吸引更
多听众，曾于夜晚利用“影乐”形
式宣讲，使“设教、乐琴、影乐”融
为一体而成“影乐教”形式，这是
中国皮影最早雏形。

凌源皮影始于金代，发萌于明
代，发展于清代，兴盛于近代，步入
21世纪初，蜚声海内外。江玉祥在

《中国影戏》一书中说，宋金时中原
影戏就传入了东北地区……发达
的影戏不断流播关外。魏力群在

《中国唐山皮影艺术》中也曾断
言：北方皮影戏始于金代，伴随清
移民关外热潮，皮影在凌源成为

民间娱乐主角。从查阅乡规民约
中也可窥见一斑，清末凌源南部
青龙河沿岸乡村《禁止赌博告白》
曰：“犯赌一概不容，故此合庄公
议，罚约开列严明，摆局罚影一
台，猪肉烧酒同呈……”皮影戏散
发着浓厚的乡土气息，有着广泛
的社会影响，成为民众伦理教化
的重要途径，深受老百姓欢迎。

凌源皮影因影人、道具皆以
驴皮雕制，又称“驴皮影”，侍弄好
的驴皮雕镂、着色之后上桐油或
清漆亮油，生、旦为镂空脸，堪称
中国民间造型艺术一绝。

凌源皮影剧本称“影卷”，以
手抄本为主。其创作表演内容反
映百姓呼声，演绎的是历史演义、
英雄传奇、斩妖除魔、锄奸扶正，
传递正能量。青布台子，麻油的
灯，生肖一挂，又有型。锣鸣鼓响
风云动，四线拉起有杀声。南朝
北国满情唱，唱遍唐宋元明清。
凌源皮影戏经典传统剧目有《穆
桂英大破洪州》《龙凤剑》《二度
梅》《炎天雪》《聚虎山》《双名传》

《薛海征西》等。《白毛女》《刘胡
兰》《小二黑结婚》等皮影戏非常
盛行。

新中国成立后，县里成立
了由 8 人组成的凌源皮影社，
分为两个影班。当时，全县半
农半艺的业余皮影班多达 120

个，参与皮影演出人员几百人，
几乎每个村子里都有几个会唱
影的。

20 世纪 80 年代，皮影与电
影、戏剧、秧歌等一同活跃在城
乡。1992年后，凌源皮影带着大
凌河源头散发出的泥土芳香，弥
漫全国，香飘国外。在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凌
源匠人重新改编上演《烈火金
钢》。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
周年时，新皮影剧《烽火映山红》
上演，展现了新时代凌源地域皮
影文化之深厚。

凌源皮影艺术之美，美不尽
言，雕刻宏大或精巧，演技壮美或
幽微，无不在熏染沁润人的心
扉。凌源影人或静或动，容颜总
是多情的、华美的、瑰丽的。

余晖落下，大凌河岸边，或
高跷，或花灯，或太极，或大秧
歌……各种健身娱乐活动，柔
和光照下的身姿倩影荡漾在凌
河 源 之 水 ，伴 随 锣 鼓 声 、唢 呐
声、京剧声、影调声，嘈嘈切切
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这
不 正 是 人 与 自 然 和 谐 共 舞 的

“凌河源影”吗？

凌河源影
张龙兴

小城不大，城南的早市也不
大，倒是红火。从早上一直到中
午，都是人来人往，热闹得很。李
老汉的菜摊不大，有两步宽吧，倒
是位置好，在早市的入口处。

李老汉摊子上的菜是应着季
节卖的，春天是白蒿、荠菜、扫帚
苗，都是地里长的野菜。现在的
人们喜欢吃这些野菜。天暖和
后，老汉菜园子的菜就都能卖了，
菠菜、芫荽、油菜、茼蒿、山葱，接
着是茄子、辣椒、西红柿，立秋
后，刀豆角和花皮南瓜也能卖
了，一直到了处暑，地里的萝卜
苗、胡萝卜苗又疯长开了……李
老汉的菜该嫩的嫩，该老的老，
一棵是一棵的样子，一棵赛一棵
的精神，有一股经过风吹日晒雨
淋后的茁壮劲儿。往往是，老汉
刚把各样菜摆在摊上，就有人蹲
下来挑拣。人们说，大田地里的
菜比大棚里的味道好，各是各的
味儿。

早市上，还有几家卖大田菜
的，但都不如李老汉的菜好。人
们认为，李老汉和婆婆两个人一
副笑眉眼，买不买菜，对人都是笑
呵呵的，有时，已经称好了，还会
再搭上三棵两棵。可别小看这三
两棵不值钱的菜，它会让人顺心
开心。这样，李老汉菜摊子上的
菜就卖得好、卖得快。

一个早上，李老汉和婆婆刚把
菜摊摆好，有人就蹲了下来，还没
问价，手上已经抓了一把菠菜。菠
菜称好了，二斤，五块钱。客人掏
出手机，问李老汉要“码”。李老汉
却拿不出“码”。一旁的婆婆急得
在菜堆里找，在包里翻，就是不见
那个系着一根蓝色带子的“码”。
老汉却不急，笑呵呵地说，今个忘
牵“马”了，给现金吧。

买菜人就把挑好的菜放下
来，嘟囔了一句，哪有现金啊。站
起来，走了。

现在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哪
个出门带现金？买一块钱的东西，
用手机扫码，买三十五十成百上千
的东西也是用手机扫码付款。

老汉要现金推走了好些个顾
客。婆婆不乐意了。婆婆说，“码”
呢？“码”呢？你把“码”藏哪儿了？

老汉却咬定说是忘带了。
婆婆不信，气咻咻地说老汉

耍啥花招哩？婆婆说，你是想把
菜再背回去？

老汉铁青着一张脸不说话。
货卖一张皮。何况他们的菜

都是青菜，到了下午就不那么水
嫩了，谁还愿意买呢？婆婆叨叨
着让老汉把“码”拿出来，老汉却
嫌婆婆心急，他悄声劝道，还早
哩，买菜的人多着呢。

老汉不愿让人扫码付款。
老汉想收现金。
原来，收款码是孙媳妇的。老

汉和婆婆没有智能手机，他们用的
是只能接打电话的老年手机。

老汉第一天摆摊时，旁边的人
就提醒他要弄个“码”。老汉思来想
去不知要谁的“码”，要儿子的吧，儿
子好喝酒，钱打在他手机里，喝了

咋办？儿媳妇倒是不乱花钱，可是
太抠，一根柴棒子拿到她那儿，你
再 休 想 拿 出 来 。 那 要 闺 女 的

“码”？人常说，闺女是父母的小棉
袄。闺女跟父母贴心，家长里短，
啥话都能说，一分一厘也好张嘴。
可婆婆不同意，说要是让儿媳妇知
道了，会有意见。

思来想去，老汉要了孙媳妇
的“码”。孙子去年结的婚，孙媳
妇在镇上蛋糕店打工，隔几天就
会给老两口带回三五块蛋糕啦、
一小包酥饼啦，说是自己做的，让
爷爷奶奶尝尝。老汉心说，把钱
打在孙媳妇手机里，她肯定不会
乱花。用孙媳妇的“码”的第一
天，老汉算了，码上存下了35元，
手里收下的现金只有八元。回家
见到孙媳妇，孙媳妇喜滋滋地夸
爷爷奶奶会卖菜，半天就挣下三
十多元钱。孙媳妇问，是眼下把
钱给他们，还是攒多了一起给？

老汉和婆婆一听这话，都不
好意思叫孙媳妇马上给钱，都说
不急不急，等攒多了再说。

可是，几天过去了，孙媳妇都
没给他们钱，见了他们，只是说
忙，说闲了到银行取下钱再给。
老汉和婆婆也就不好意思催了，
心里呢，却是真的有些急，他们指
靠那点儿钱买油盐酱醋、走人情
礼往的啊，还有头疼脑热的药，也
指望卖菜的那点儿钱。

这样，老汉卖菜时就先问人
有没有现金，没有现金了，才让扫
码，而这天早上，老汉干脆把“码”
收了起来。可是，眼看着太阳走
到头顶了，菜还没有卖多少。

趁摊子前没人的时候，婆婆
叫老汉把“码”拿出来。

老汉还是不愿意，要再等等看。
婆婆悄悄说，往常孙媳妇手

机上三元五元不停地进，这半天
了，一分钱也没有“叮当”，孙媳妇
问起来看你咋说！

咋说，咋说？人家都给的现
钱嘛，我有啥法？

老两口正吵着，过来几个买
菜的媳妇，竟然都给的现金。她
们说，知道你要现金，为了买你的
菜，我们专门拿的。

老汉把钱递给婆婆，嘿嘿笑，
看吧看吧，人家都爱买咱的菜，就
会给咱现金。婆婆白了他一眼，接
了钱，没说话。老汉就又笑呵呵地
叨叨，人常说，酒香不怕巷子深啊。

正收摊，孙媳妇满脸通红地
跑来了，说今天换岗，正好有工夫
去了趟银行。说着塞给婆婆一个
鼓鼓囊囊的银行信封。怕二老着
急，我先把钱取回来了。婆婆捂
着孙媳妇的手，白了老头一眼。
老汉也笑了。

扫码时代
袁省梅

多年后，我们在灯下端详这枚红叶
时，许多感慨便在红叶那小小的身躯上
闪着光亮。

这枚红叶早已干透，颜色也不再是
当年的鲜红，变成了暗红色。那天晚
上，我整理书柜，红叶从一本书里掉了
出来。我小心地将红叶捧在手里，如同
捧着这一晃而过的时光。

这是来自辽东大山深处的红叶，那
一年，是1984年的秋天。

转过年我们就毕业了，学校安排我
们班实习、参观。于是，我们班38名同
学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到辽东的一家工
厂参观学习。

离厂不远，有一座山，植被茂盛。
下班后，老师便带着我们出发，指着不
太高也不太陡的山说，我们爬一爬这座
山，欣赏一下秋日的红叶吧。

我们这些年轻人便兴奋地开始登
山。据工厂里的人讲，这座山平时是没
有人登的，自然也就没有路。我们这群
人便三三两两地往山上爬，寻找着自己
认为最好的登山之路。

秋日的辽东，山上密密麻麻的树
木，茂盛得望不到天空。那成熟的叶子
有的呈黄色，有的是紫色，更多的则是
红的。

老师说，还有半年，你们就毕业了，
老师希望你们的未来像这叶子一样，红
红的！我们兴奋地发出响亮的叫喊声。

那时候我们年轻啊，心中的理想和
志向也鲜活得如眼前的树林，五彩缤
纷。有的要当老师，有的要当工程师，
我当然也不例外，在说到未来的打算
时，我说自己要做一名工程师。

遗憾的是后来我没有当成工程师，
但当时那个当工程师的梦想像红叶一
样红。

下山的时候，班级的文艺委员建议

我采一枚红叶带回去。于是，我采了一
枚红叶，小心地带下了山，带回了学校，
带到了我的书页里。

一晃，38年过去了，我端详着这枚
跟随我 38 年的红叶，心中的感慨也在
熠熠闪光。

38 年前，风华正茂的我们有具体
而又远大的梦想，38年过去了，我们实
现理想了吗？在同学的微信群里，我得
知很多同学实现了理想，成为人们仰慕
的工程师，成为祖国工业发展史中作出
自己贡献的人。

我呢，没有成为工程师，毕业后做
了几年技术人员，便进了机关。那个建
议我用红叶做书签的文艺委员，后来成
了我的妻子，她也改行了，成为一名人
民教师。

现在，我们坐在灯下，端详着这
枚已经不太红的红叶，回忆着我们年
轻时的岁月和我们的理想，感慨之
余，便是心安了。因为我们没有虚度
年华，在不同的岗位上作着自己的贡
献。这很重要。

我一直珍藏着这枚当年的红叶，这
同样很重要，它提醒我，转瞬而逝的38
年时光是值得我回望的。我想，一个人
只有把自己的努力与奋斗放在为国家、
为社会作出贡献的大背景之中，这样的
生活才是有意义的。

爱尔兰作家约翰·班维尔的长篇小
说《海》中有这样的名句：“过去的日子
在身体里跳动，像我的第二颗心脏。”

是啊，我庆幸 38 年前我的老师带
领我们去爬山，庆幸我的妻子建议我
收藏了这枚红叶，庆幸我的身体里有
一枚红叶在跳动。这是 38 年后端详
这枚红叶时带给我的思索，同时，这
枚红叶也是鼓励我继续前行的一盏
灯火。

一枚红叶
闫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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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言语，不躁动，只是在倾听
秋叶与谷穗叠加在一起。光影浮动中
一次次铺陈、渲染、着墨
秋的色彩，在垄上清晰呈现

山坳。坡地。绿树掩映的村庄
泥土深处隐藏的心事，一叶叶拨开
在阡陌茁壮成长，吐穗扬花，渐次成熟
耕牛悠闲地反刍着岁月
在老屋的房檐下，咂咂作响

熟知每个山坳，每间屋舍
熟知田垄上每株行走作物的品性
土地上的农人，以二十四节气
给农事一一命名。以倔强和隐忍
在土地上精耕细作，守望五谷丰登

苍天厚土，载日载月，不负苍生
季节深处，劳作的身影把汗滴
挥洒成璀璨星光，被晚归的农人拾起
送进灶膛，点燃起香醇的炊烟
温暖着村庄疲惫又安详的睡眠

谁能够走进秋天的领地？岁月之巅
劳作的农人站成垄上成熟的庄稼
等待农历那把锋利的镰刀
把经年的汗水和喜悦，收入粮仓

赞美

我必须赞美。我的赞美
来自劳动，来自于泥土的深厚
来自供养我一生的粮食和盐

我赞美农具，赞美躬行的脊梁
是劳动，让他们负重前行
直抵秋天，直抵丰收的腹地
亦如我泥土一样沉默的父老乡亲
把隐忍和坚韧的一生
献给劳动，成为其中重要的一部分

当我赞美的时候，我低下头去
就像垄上一穗穗沉实的谷子
心怀感念，以缓慢的成熟
抵近那个用劳动高高托举的秋天

故乡的词语

它们是我的亲人
曾经散落在村庄，田垄，山岗
那含在唇角的母语，乳名
土得掉渣的方言，早已词不达意

那些簸箕、犁耙、轱辘、碾道、纺车
都成为记忆深处发黄的底片
那些石头、铁柱、留锁、狗剩、驹子
已从一个个鲜活的乳名
变成苍老的形容词、叹词

一些词语从泥土里长出
一些词语被装进行囊
蚀食心中那枚月亮
更多的词语越来越小
小成针尖上的蜜，含在口中
刺痛甜蜜的乡愁

秋的色彩

田野列出了彩色方阵
檐下的燕子开始打点行装
行注目礼，燕尾服日臻完美
秋风在最后一次临摹
秋雨东一笔、西一笔着墨渲染
苹果树挂上喜庆的灯笼
向日葵握紧金色的方向盘
豆荚摇铃，芝麻晒籽
把好日子一节节高举过头顶
一个待嫁的女儿，披金戴银
她有最美的嫁妆，最锦绣的前程

秋的路途

什么时候南风开始转向
大雁用北归的翅膀
重新丈量山河、天涯、乡愁

天空让出更多的道路
收回风雨、雷电、决堤的泪水
用一抹白云擦拭一湖褶皱的蓝玻璃

河流回归平静，用两岸成熟的谷物
安排镰刀、马车和打谷场
村庄举起灯盏
开始安排炊烟和粮仓

一穗低头走路的谷子
隔着半个世纪的时光
推开家门，它要回到母亲的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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